
当我把车开进车道时，首先注
意到的是草坪上的售房广告牌。尽
管这座位于克利夫兰市东郊的房
子已经出售有一年的时间，我在纽
约的家里时也一直和房地产经纪
人保持着联系，但看到这块广告牌
才使我更切实地感觉到我即将失
去它。

50年前，父亲为未来的家庭建
造了它，我们三姐妹在这里出生、
长大。它有着如火焰一般红的外
观、棕色的门窗和草地上一丛丛的
木兰、灌木，这些我都是如此熟悉。

推开房门，我依依不舍地注视
每一样物品——— 字典摆放在起居
室的书架上，走廊里的老式落地钟

“嗒嗒”地走着，餐厅的枝形吊灯曾
经是母亲的最爱。走进厨房，我看
到那张黑胡桃木长桌。姐姐和我成
年后回家探望时，母亲总是把炒鸡
蛋、百吉饼、奶酪等丰盛的早餐摆
满长桌。

我久久地凝望着浴室的牛奶
溜槽。在我小时候，它可是一个具
有强烈魔力的地方。早晨，我走下
楼梯，打开溜槽，会奇迹般地发现
两瓶牛奶。当姐姐和我十几岁时，
我们晚上就经常偷偷从这里爬出
去与朋友约会。

我刚搬走时，这房子里的欢
笑、争吵和爱仍然充满我的生活。
我仿佛能听见房门“砰”地关上、母
亲在楼下叫我，甚至能闻到炉灶上
食物的甜香。

现在，房子里很安静，母亲还
在楼上的卧室休息。最近，她的偏
头痛频繁发作，使她不能正常活
动，她感觉更加寂寞。我回家是来
帮她打包，并办理去辅助生活社区
的手续，她马上就要搬过去了。

我走上楼，看见母亲的护理员
卡罗尔正帮助母亲起床。她给母亲
梳好头发，用一个发夹把刘海夹在

脑后。过去，在同一面镜子前，母亲
也这样为我梳过头。

在我小时候，母亲很活跃、喜
欢社交，每周她都要打一次保龄
球。她还经常举办晚宴，从一道道
精心制作的菜品到每一张餐巾纸
都堪称完美。她热情、富有同情心，
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她对别人的痛
苦异常敏感。我青春期时，朋友们
与父母闹了别扭后，他们最信任的
那个人就是我母亲。

“没有你我都不知应该怎么
办。”母亲对卡罗尔说。

“你能行。”卡罗尔说。
母亲从未如此脆弱过。我的眼

睛模糊了，心中有一种无法言说的
复杂情感。

“嗨，妈妈。”我说，“您的气色
看起来很好。”

“哦，吉尔，你回来了。”母亲
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我看得出来，收拾房子把她累
坏了。“你给医生打电话了吗？”她
问我。

“打了。”我回答。最近几个月，
我与母亲的医生联系密切，开始了
解她所用的药物。

我坐到母亲的身边，问她，“要
离开这座房子，您伤心吗？”

她以一种出乎我意料的乐观
语调说，“该走了。我只希望自己喜
欢新住所。”

好多年了，我为母亲自己一个
人住在这幢老房子里担心，现在，
一想到她的生活范围缩小了那么

多我就伤心不已，甚至有不顾10岁
的儿子、丈夫、工作和我纽约的家，
回来照顾她的冲动。我无法接受她
已经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健康和
生活的现实。

喝过茶，母亲和我一起翻看辅
助生活社区的手册，瑜伽、时事问
题讨论、读书俱乐部、一天两次电
影放映，社区的活动安排丰富、紧
凑。我虽然担心母亲搬去后失去独
立，但我也知道，辅助生活社区满
足了她的个人需要，她不必为购
物、做饭、收拾房子操心，会有探索
新兴趣的机会，也许她的生活范围
反而能扩大。

几个小时后，我把房子里的东
西都打了包，这代表我的童年已经
结束。从现在起，我再回家乡就要
住旅馆，而不是这个有母亲的舒适
的家。但是她需要搬走，而且，我应
该让她走。

我与母亲告别，答应到机场后
再给医生打电话。在启动汽车前，
我最后看了一眼老房子。往昔的一
帧帧画面顿时浮现脑海：夏日午
后，我与姐姐、伙伴在草地上玩红
灯绿灯游戏；冬天，我们在门前堆
起巨大的雪人；像今天这样的风雪
天，我和姐姐会急匆匆地冲进家
门——— 在厨房的长桌前，母亲已给
我们的马克杯斟满了热腾腾的咖
啡……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些温暖的
记忆都会永远伴随我，它们也会安
放在母亲去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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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老房子 寻找祖师爷

20岁那年，我喜欢上了中
国功夫。那是上个世纪90年
代，功夫热席卷了整个英国。
我的一个朋友小时候练过，所
以他又找了当时的师父，我也
跟他去，并且一下子喜欢上了
功夫。

10年后，我成了黑带，在
伦敦跟我的师父赖教练学习。
我很佩服赖教练，因而很想见
到他的师父，就是我的祖师
爷。祖师爷的相片挂在练功房
的墙上，每次练拳的时候我总
是感到他在盯着我们，所以我
对他很感兴趣。

据说祖师爷很强壮，脾气
很不好。他80岁了，仍然能劈
腿，赖教练总是以惊异的语气
说起他来。当我说我要去寻找
祖师爷，赖教练就鼓励我，并
给祖师爷去了几封信为我引
见。但一直到我出发的时候，
祖师爷也没有同意我去，可我
非去不可，我辞去了在广告公
司的工作，背起包，去马来西
亚找祖师爷。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
条曾经跟祖师爷练功的人发
来的短信，他叫我到吉隆坡郊
外的一个小镇去。在那里，有
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开车来接
我。我看过一些功夫电影，以
为会遇到一个正在打坐的大
师，或者会见到大师的徒弟提
着装满水的桶在山路上跑。不
料，我见到的是一个破旧的学
校的运动场，运动场上有10个
徒弟排成两列，祖师爷正站在
前面呵斥他们。

祖师爷很矮，壮得像头
牛，身上的肌肉大块大块的，
你想不到80岁的人身上有这
样的肌肉。他打量我的时候，

我也在打量他。
他虽然同意我跟他练功

夫，但我觉得他老是想说服
我离开。我每天5点钟起床，
坐出租车去他那里，6点钟开
始训练。他是少林拳师父，但
是他教我功夫不多，骂我倒
很多。

他往往是很快地教我几
招就走了。我要尽力跟他做，
一直练习到他回来为止，他一
回来就用汉语严厉地骂我。在
第一个月结束时，我开始有点
后悔跑来跟他练功夫了。有一
天，他为我做错了一个动作暴
跳如雷，第二天早上，我还是
没有做好那个动作，他觉得我
是朽木不可雕，但他知道我不
会离开，所以态度也改变了。
他开始不那么苛刻地骂我，好
像对我温柔了一点，我也不再
那么怕他。

虽然还是批评，但所有
的批评都让我觉得充满爱
意。我开始对他在我们晨练
后讲的生活故事感兴趣。祖
师爷在新加坡的一个寺庙里
呆过，在那个寺庙的方丈门
下学功夫，后来为什么到了
马来西亚他就不肯细说了，
好像是跟恶势力结了仇。原
本我只想跟祖师爷练半年，
实际上，后来我呆了三年。我
们一起训练，一起长途跋涉
去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我
还去了他的亲人居住的中国
村庄，他病的时候，我在医院
里陪伴着他。

我回英国的时候，我知
道，我会想念他，他也会想念
我。他说：“你5年后再来，我仍
然教功夫，我仍会这么健康。”
我很难怀疑他说的话。

作者：尼克·赫斯特 翻译：韦华明

错 了

就 改
●4月5日B16版《在青

岛拥抱细雨初春》第二行“心
续凝重”应为“心绪凝重”；第
三行“像木浆拨拉着平湖”，

“木浆”应为“木桨”。
●4月6日A18版《另签

合同埋违法伏笔》第三段：
“明显有意逃废招投标法的
规定”，“逃废”应为“逃避”。

●4月6日A29版《美校园
枪击案 嫌犯被控十宗罪》，
第二段：“高原一承认作案当
天携带一支45毫米手枪”，根
据常识，这里的“45毫米”应为

“0 .45英寸”合11 .43毫米，是美
国最经典的手枪口径。发射火
器超过20毫米称为“炮”。

●4月6日A21版《电影
<白鹿原>获公映许可》第四
段：“在这张由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
审发的公映许可证上”，“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
管理局”应为“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

●4月7日B2版《捕鱼争
端背后的岛国帕劳》“古代与
中国往来密切”第二栏：“买
到韩国泡菜和日本饮料不是
什么难事”，“日本饮料”应为

“日本料理”；“古代与中国往
来密切”第四栏：“如今帕劳
是美国的保护国”，“保护国”
应为“被保护国”。

●4月8日B5版《丢帅保
车》第一部分：“当整个球队
的表演达不到预期时”，“表
演”应为“表现”。

(感谢读者朱永胜、周而
复始、周雪平、张忠祥、耿开
升的批评指正？)

编辑叔叔您好：
我是一名齐鲁晚报

的小记者，现在是济宁市
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刚
学了半年英语，水平有
限。今天发现晚报上有一
处英语错误，正好又看到
了错了就改栏目，我想发
给您看看。2012年4月6日
A12版《为了女儿，他说着
英语卖水饺》中，后面有
一句英语“ I t i s y o u r
b a g？”这个是一般疑问
句，应该是“ I s i t y o u r
bag？”吧，老师讲过，这个
疑问句中Be动词一定要
提前。不知我说得对不
对。 济宁实小：司博轩

为解答读者的疑问，
我咨询了一位大学英语
老师，得知现在教科书上
尊求正规格式的说法，表
达为“Is it your bag？”但
是在日常口语中“ I t i s
your bag？”是完全正确的，
语气要使用升调并使用
问号。因为当时水饺爸爸
是在和女儿对话，所以这
样表达是对的，在国外的
日常口语中经常这样使
用。 编辑 王娟

帮人致瘫？

4月6日A10版《帮人
致瘫，好小伙身陷困境》，
一是“帮人致瘫”句子不
通，二是“帮人致瘫，好小
伙身陷困境”按通常的理
解应该是：帮人时，导致
别人瘫痪，好小伙 (帮人
者 )身陷困境。但文中所
述情况恰恰相反，是好小
伙帮助别人时，导致自己
瘫痪从而“身陷困境”，原
标题值得商榷。

平邑 周广清
标题制作不够准确，

引起了读者误解，特此表
示歉意。感谢批评指正，
今后将进一步提高编辑
水平。 编辑 刘海鹏

张庆金：4月 1日A6版
《奇石根雕也能“进”博物馆
了》，看了这个报道真让人
振奋，博物馆也开始创新改
革了。民间奇石根雕爱好者
很多，却没有合适的展览、
宣传机会。希望这样的博物
馆开放后不收费，因为展览
中可能会有交易，但愿这样
的博物馆尽早建起来。

编辑者说：建立民间博
物馆，要维持其正常的生存
运转谈何容易！现在全国的
民间博物馆数量并不少，能
自己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我
个人极不赞同建立所谓“根雕
博物馆”，绝大多数根雕都是
从山上直接挖下来的，百年
老树，毁于一旦，惜哉痛也！

周芬：4月1日A8版《15

岁女工被群殴致死老板挖
地窖藏身六年》，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清网行动清除了
好多多年陈案，给了犯罪分
子严厉打击。主犯被判刑十
四年，听到宣判瘫倒在法庭
上，罪有应得，依我看量刑
还不够重。有的犯罪分子躲
藏了 10年、20年，为什么这
一清网才找到？也希望公安
部门平时就拿出清网的力
度，维护好社会环境。

编辑者说：一个15岁豆
蔻年华的小姑娘，因为不按
老板娘的意思陪酒就被活活
打死，这老板娘何其毒也！听
到判决，当场瘫软，又可见她
是十足的草包一个。其实，许
多罪犯都是这个熊样儿。

陶玉山：4月 6日A9版
《高考体检时，当着同学面
脱光》，这是一种典型的严
重侵犯学生隐私的行为！医
院的“为了更好地检查身
体”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
这不是为学生负责，而是对
学生的不尊重。

袁俊浩：4月 6日A9版
《高考体检时，当着同学面
脱光》：这没有什么好大惊
小怪的吧？当兵体检都是脱

得一丝不挂的。我觉得这事
与医院毫无干系，如果教育
部门实行高考“免检”，医院
还用蹚这裸检的浑水吗？

编辑者说：个人的看法，
保护隐私和裸检风马牛不相
及。国人过去洗澡都是大澡
堂，男的女的不都是裸洗吗？
现在去游泳馆，最后不也是
集体裸洗吗？高考过关，所有
的学生在一起吃住，裸体检
查有利于他人的健康。

周芬：4月9日A3版《管
不住公款吃喝是治国败笔》，
公款吃喝是每个单位的通
病，公车也是，每个乡镇、县
城、市区、省府，富丽堂皇的
饭店，大多数是公款来买单，
如果不公款吃喝，指望百姓
从个人腰包里掏钱，这些饭
店宾馆早垮台了。

编辑者说：看看中央台
关键时段的广告，全被“名
酒”承包了。半夜12点，还得
看着“名酒”广告进入第二

天。还有什么“军民共建酒”、
“航天专用酒”，举国之众深
陷其中，真是丢尽祖宗的老
脸。酒驾已属违法，航天专
用，那卫星不跑偏吗？

程占新：4月10日A10版
《谢树华：25年义务帮人修车
修盆》：修车修盆算不得什么
大事，但就是在这些平凡的
小事中，让我们看到了奉献
精神，感受到了人间真情，告
诉我们做好事不分大小，只
要坚持下去，就是一个受人
尊敬的平凡的好人。

编辑者说：退休之后，告
老还乡，助人为乐，乐此不
疲。但我感觉这个稿子发得
小了，有些可惜。把上边照片
裁掉一部分，稿子再加二三
百字，大概会更好一些。

朱峰：4月 1 0日A12版
《一医院每天接诊十多名被
咬者》：现在每个小区都有很
多养狗的，治理狗患要引起
重视，不只是一时。

编辑者说：爱狗的人很
多，养狗的人很多，被狗咬的
人很多，被狗骚扰的人更多。
既然已经曝光，养狗的人就
应该把自己的狗管好，流浪
狗也该被清理掉。连孩子都
不敢单独去学校，这太说不
过去了吧？

陶玉山：4月6日A11版
《我省设 1亿专项资金治理
小清河污染》，听起来不错，
却让人高兴不起来。每年都
投入巨资治理污染，效果却
不甚理想。常常是这一边治
理，另一边新的污染源就不
断出现，投入的巨资打了水
漂，有的甚至没有专款专用。
治标不治本，污染治理的前
景不容乐观。

编辑者说：事实上我省
治理河流污染还是很有成效
的，只是欠账太多，困难如
山。生活在济南，殷切盼望小
清河有碧水长流、莺歌燕舞
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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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老伴

走人生

莱芜市钢城区罗汉
峪村有一对老夫妻。丈
夫曹续青76岁，妻子王
成爱75岁。22年前王成
爱因病致残，双腿不能
走路。她不愿老呆在家
里，喜欢和乡亲们拉呱。
于是，曹大爷就买了一
辆独轮小推车，配上棉
垫，推着老伴走街串巷，
逢年过节走亲戚，赶大
集。20多年来，曹续青一
直推着老伴走在村里村
外的路上。

拍客 杨华明

作者：吉尔·比尔拉思克 翻译：班超


	B07-PDF 版面

